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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空间意象与自由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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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位女士的画像》（����）是亨利·詹姆斯文学生涯中的一部重要著作，在 ��世纪西方经典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从文本
的空间意象视角出发，认为小说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切尔虽然追求不受外部环境限制的自由，但在小说结尾却已经变成了婚
姻的囚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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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作为亨利·詹姆斯（�H�U��-DPHV，����—����）创作生

涯早期的代表作，《一位女士的画像》（以下简称《画像》，

����������L�����������,�����）在 ��世纪西方经典中占据重要

地位。整部小说中，空间意象在人物刻画和“自由”主题的

呈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文本的空间意象视角出发，

认为伊莎贝尔虽然追求不受外部环境制约的自由，但最终却

囿于婚姻的牢笼中无法逃脱，实则成为婚姻的囚徒。

2�《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空间意向与自由研究

小说开篇，伊莎贝尔被正式介绍给读者之前，首先映入

读者眼帘的是这样一幕场景：英国乡间一幢古老的宅邸前的

草地上，丹尼尔·杜歇老先生正在儿子拉尔夫和沃伯顿勋爵

的陪伴下，享受着宁静的下午茶，他手中拿的那盏超大而色

彩鲜艳的茶杯象征着他迟暮之年的自由生活。然而，作者对

于周围环境的描写又暗示出压抑的气氛，因为设有“坐垫”

的椅子和“瑰丽多彩的毛毯”，以及散置在草坪上的“书和

报纸”等，使草坪看起来“似乎就是屋内那豪华陈设的延续”[�]。�

正如这座乡间宅邸“花园山庄”的名字所喻示的那样，这个“花

园”（Garden）只是“宫廷”（&RXUW）的外延（“花园山庄”

的英文 Gardencourt正是“花园”和“宫廷”的组合）。正是

在这样一个半开放式的环境中，伊莎贝尔进入读者的视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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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而她出现的位置——门口，似乎也暗示出她既渴望室外

广阔的空间，同时又眷恋室内舒适环境的矛盾心理。作者对

伊莎贝尔出场环境的巧妙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即预示着女主

人公既追求自由、又受自身思想意识所限的命运。

伊莎贝尔出生在美国一个相对较为民主的家庭，她追求

自由，拥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富于探索精神，对生活怀有强

烈的好奇心，勇于接受新事物。她渴望自由地选择和把握命

运，因为在她看来，自由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同时也体

现着生命至高无上的尊严。她最初来到花园山庄时，生活中

充满了无限的机遇。当拉尔夫·杜歇问她是否已被他的母亲

所收养时，伊莎贝尔急于表明，她热爱自由，绝不是一个“等

人来收留的人”[�]。伊莎贝尔对于独立和自由的理解在小说的

第 ��章得到了最佳体现。在她与梅尔夫人这场关于人的个性

的�“玄学”对话中，梅尔夫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外壳，

也就是他的生活环境，一个人的“自我”正是由他所生活的

外部环境所决定；世界上没有孤立的人，每个人都是由他的

附属物所构成。然而，伊莎贝尔却认为社会环境并不能决定

个体的身份，相反，她认为一个人的自我不应受到外部条件

的制约：“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表现我自己，但我知道，其他

一切都不足以表现我。任何属于我的东西都不能成为衡量我

的尺度，相反，那是一种限制，一种障碍，一种完全带有偶

然性的东西”[�]。作为一位 ��世纪 ��年代的美国女性，伊莎

贝尔的上述观点恰好反映出美国文化所特有的爱默生式的个

人主义理想。正是在这种具有浪漫色彩的超验主义自由观的

影响下，伊莎贝尔先后断然拒绝了英国的沃伯顿勋爵和美国

的青年企业家卡斯帕·戈德伍德的求婚，因为在伊莎贝尔看

来，这样的婚姻将在不同程度上使自己受到他们的性格、社

会地位以及生活环境的限制：与前者的结合会使她受到传统

的贵族生活和社会规范以及勋爵所代表的政治体系的种种束

缚，这也就意味着她将失去追求自由人生的机会；而后者过

于强烈的男性气质则使伊莎贝尔感到一种来自男权社会的潜

在威胁，嫁给他就必须以牺牲自己的女性自由为代价。伊莎

贝尔坚持做一个独立的女人，认为一个女人除了婚姻之外，

还有别的事情可做。她不想用婚姻束缚自己，更不想以结婚

来开始自己的欧洲之旅。当被问及拒绝沃伯顿勋爵的理由时，

她声称不需要一个聪明人来教她“如何生活”，因为她能自

己判断事物，自己选择命运，她想要自由地了解人生的一切。

由于担心结婚后自己会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伊莎贝尔此时

选择了独身，以便充分享受自由，尽情体验生活。因此，在

姨妈杜歇夫人和好友梅尔夫人的陪伴下，伊莎贝尔纵情游历

欧洲，恰似一个口渴之人畅饮甘露一般。

但是，这样的自由观却使伊莎贝尔落入梅尔夫人和吉尔

伯特·奥斯蒙德所设的陷阱，而她最终选择嫁给奥斯蒙德也

是其个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他那浮表的文化修养和默默无名，

他的一无所有和一事无成，在伊莎贝尔心目中都成了优点。

因为在她看来，没有了前两位求婚者那些外部条件的限制，

奥斯蒙德似乎就是纯粹个性的化身。同时，他那修道院培养

出来的温顺的女儿帕西也激起了伊莎贝尔内心深处女性的温

柔与怜爱。伊莎贝尔认为，如能成为这样一位“纯粹”的审

美鉴赏家的妻子和惹人怜爱的帕西的继母，自己便可以运用

继承来的财富充分享受艺术与自由，并展示自己的博爱与慷

慨。同时，众人的反对声音也加强了她嫁给奥斯蒙德的决心，

因为与众人意见背道而驰似乎更能彰显自己的个性与自由。

然而，看似毫无外部条件限制的奥斯蒙德却具有极其狭

隘和自私的性格，在之后的婚姻生活中，他的�“纯粹的个性”

正是对伊莎贝尔最大的束缚，同时也使他充当起伊莎贝尔的

“监禁者”的角色。第一次见面之后，奥斯蒙德虽然被伊莎

贝尔的财富、美貌和聪明才智所吸引，却在与梅尔夫人的对

话中表示，伊莎贝尔的唯一缺点就是她的“想法太多”，言

下之意就是希望伊莎贝尔能抛弃个性，少些思考，被动地接

受他的想法，完全按照他的意愿行事。奥斯蒙德的言辞清楚

地暴露出他内心强烈的控制欲，他希望在以后的婚姻中不仅

占有伊莎贝尔的身体，还要控制她的灵魂。作为一个彻底欧

化了的美国人，奥斯蒙德属于心理历史学家告诫人们警惕的

那一类人：他们对自我的控制已经达到极致，因此将控制欲

延伸至他人的生活领域 [�]。在认识伊莎贝尔之前，奥斯蒙德

不仅完全操纵女儿帕西的生活，培养她具有修女式贤淑、顺

从的性格，而且也操控着昔日情人梅尔夫人的情感。结婚之后，

奥斯蒙德便将自己的控制欲延伸至伊莎贝尔。伊莎贝尔逐渐

意识到，奥斯蒙德不仅是艺术品收藏家，同时也是女性的收

藏者，而她自己即在被收藏之列。婚姻逐渐使伊莎贝尔失去

了自由，她感到自己越来越受到外界规则和习俗的种种束缚。

结婚几年后，当罗齐尔先生在伊莎贝尔家里看到她时，“她

站在门口，在镀金门框的衬托下，……就像一位高贵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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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画像”[�]。伊莎贝尔婚后的第一次出场和小说开始时极为相

似，都是“站在门口”，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独具匠心之处，

暗示伊莎贝尔向往自由的翅膀始终不能任意翱翔。正如这幅

画面中的镀金门框使伊莎贝尔禁锢于其中一样，她身后那“长

长的拖裙”和头上佩戴的“豪华的首饰”[�] 在增显她贵妇仪

态的同时，也成了限制她个性自由的“外壳”。

随着奥斯蒙德的出现，文本中的“监禁”意象也变得愈

加鲜明。在奥斯蒙德本人尚未出现之前，他的佛罗伦萨别墅

即首先映入读者眼帘。它的“远远向前伸出”的“屋檐”以

及“高得使人哪怕踮起脚尖也满足不了好奇心”、�“装着笨

重的铁条”的“窗户”，使人联想到关押犯人的监狱 [�]。当

伊莎贝尔置身其中时，她感觉到“一个人一旦走进那里，就

不容易出来了”，因为“这地方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

同样，婚后伊莎贝尔和奥斯蒙德在罗马居住的罗卡内拉宫，

也颇似一座“堡垒”或是“土牢”[�]——一幢黑暗的房子，没

有声音的房子，令人窒息的房子。在小说的第 ��章，幽闭的

意象占据了伊莎贝尔守夜一幕的中心。在这次深夜沉思中，

伊莎贝尔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婚姻的本质：开始时，他

们的婚姻生活是美好的，但是第一年结束的时候，“阴影开

始增多，仿佛奥斯蒙德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在有意识地把

灯一盏一盏吹灭”，现在“在她展望中的某些角落终于变成

了漆黑一片”[�]。这里频频出现的“黑暗”、“阴影”、“窒息”

等词语喻示出伊莎贝尔目前的婚姻状态以及黑暗的前途命运。

在伊莎贝尔回英国之前到修道院看望帕西时，修道院的建筑

给她的印象也像一座监狱一样，而帕西就被她的父亲监禁其

中，不能随意离开。这所“监狱”正是“福柯式的场所，喻

指规训女性的社会体系”[�]。同时，帕西的幽禁在某种程度上

也折射出伊莎贝尔在婚姻中的被监禁状态。因此，空间意象

的描写在这部以人物意识发展为主线的小说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詹姆斯通过文本中的空间意象展现出伊莎贝尔虽然宣称

追求不受外部环境限制的自由，但是实际上在小说最后已经

成为婚姻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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